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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当代非裔小说家格罗丽亚·内勒的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讲述了 7 位黑人女性如何在个人的喜怒
哀乐中寻找集体归属感的过程。本文以文本分析结合空间理论的方式，探讨潜藏于物理空间之下布鲁斯特街的象征意
义。从寻家的慰藉到权力失衡的沉痛，再到重建社区的觉悟，内勒利用空间意象，拷问了非裔美国文学一直密切关注的
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利用种族空间表征来争取黑人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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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丽亚·内勒是当代美国非裔小说家、散文
家、栏目作家和教育家。内勒的文学创作涵盖了社会
的方方面面，涉及了政治、性别、阶级和历史，她的大
部分小说都详尽地描绘了特定社区内下层非裔美国
人民的贫苦生活。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以“天
明”开始和“黄昏”结束，描述了布鲁斯特街的存亡过
程，这赋予了布鲁斯特街这一核心空间丰富的隐含意
义。布鲁斯特街的诞生是权术游戏的结果，然而它的
确在某一时期为那些走投无路的黑人提供了保护和
慰藉。但同时，生活在这条设施条件差的街道的人们
林林总总，争论和冲突难以避免，所以在某种涵义上，
布鲁斯特街的灭亡预示着一次好的转机。本文认为，
布鲁斯特街这一物理空间从诞生到灭亡，在不同时期
对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施加了不同的影响。它是走投
无路者的避难所，是无家可归者的家园。然而这一空
间装载了那些挣扎于种族内部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女
性们的痛苦经历。这一空间的消亡，却又象征了种族
和性别意识的觉醒。布鲁斯特街这一物理空间的不
同表征，是不同种族观和性别观运作的结果，而这些
表征也同时反作用于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建构。
一、慰藉:寻家
自非裔美国人踏上北美大陆之日起，他们在寻求
自我身份的道路上从未歇过脚。这是一个不屈不挠
的寻家的民族。格罗丽亚·内勒写的《布鲁斯特街的
女人们》这部小说里，布鲁斯特街绝称不上是精心设
计过的完美住所，相反，这条街道十分“潮湿”且到处
是“乌烟瘴气”［1］1。然而就算是这么一条丑陋、污秽
的街道，布鲁斯特街的确成为了那些走投无路的黑人
们的庇护所，正如内勒所说:“他们紧紧抓住这一根救
命稻草，绝望的他们不得不承认，就算是在布鲁斯特
街苟活，也比在他们千辛万苦设法逃离的南方饿死要
好得多”［1］4。这些绝望的人们在布鲁斯特街落脚，把
这当成自己最后的出路，也决心在一片衰败中建起自
己的家。
小说里所有的女性人物都因为各种各样的“糟
糕”原因逃离了自己原来的家来到了布鲁斯特街。在
父亲发现自己怀了村里臭名昭著的“浪荡子”［1］9的孩
子后，玛蒂被迫坐火车逃到了北方。父亲对她的怒火
难遏，而她也使自己的家庭蒙羞，这对玛蒂来说，曾经
的家园已不再是她的家了。到了北方之后，她和刚出
世的儿子住在一所破屋子里。一天晚上，一只老鼠爬
上床，在孩子的嘴唇上咬了一口，他大哭起来，心疼儿
子的玛蒂决定要搬出去，可在邻街晃荡了一整天，她
还是没能找到一间可以住的房子，原因是人们不愿接
纳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还强调说:“这是个体面的地
方。”绝望的玛蒂已经快要放弃了，心想着:“谁会要这
个孩子呢?她能回家，回去，回自己的家。”［1］30所幸她
遇到了白人老太太伊娃·特纳小姐的救助，老太太收
留了母子两人。她们在伊娃小姐家一住就是 30 年，
在伊娃小姐过世后，玛蒂用自己 30 年的积蓄买下了
伊娃小姐的房子，可惜在儿子因过失杀人而遭起诉
后，她为了保释他而把房子抵押了。儿子在裁判之日
并没有出现，他的逃跑导致了玛蒂的房子被法院没收
了。这栋房子装载了玛蒂 30 年来的幸福和慰藉，但
房子被没收，儿子了无踪影，一切与“家”有关的人和
物都消失了。陷入困境的玛蒂最后在布鲁斯特街过
完了自己的一生。玛蒂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
方，从得到失、从幸福到失落的一生，是黑人种族移民
的缩影。而玛蒂在布鲁斯特街得到的安全感和安慰，
也暗示着黑人移民的希望，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希望，
也是整个种族的希望。
玛蒂和伊塔之间的友情给予了彼此安慰，布鲁斯
特街也因此象征性地成为了一个慰藉和保护空间。
在玛蒂初到北方之际，是伊塔接济了她，帮助她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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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落脚。之后伊塔去了纽约的哈莱姆，梦想钓得一个
英俊富有的男人。这些年，伊塔已经看开了，学会“缠
上任何一个前途光明的黑人，而当他失败了以后，她
会接着寻找下一个目标”［1］60。在她的上一个男人一
败涂地之后，她回到了布鲁斯特街，和玛蒂住在了一
起。有一次她陪玛蒂去教堂做礼拜，遇到了莫兰·T
·伍茨牧师，这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光鲜的男人，一个
伊塔正在寻找的男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貌似神圣
的牧师并不那么值得让人尊敬。一夜风流后，这个男
人并不打算和伊塔进一步交往，在他眼中，这只是一
场爱的游戏。伊塔看穿了这个牧师的虚伪，她从他的
车上走出来，“失魂落魄”地走回了布鲁斯特街。可就
当她看见玛蒂房间的灯还亮着时，明白到“仍然有人
在等着她”［1］74，她松了一口气。起初伊塔想永远地离
开布鲁斯特街，等钓得金龟婿，就可以一劳永逸;但现
在玛蒂的爱和关心让她学会了接受和拥抱这个地方。
伊塔对布鲁斯特街态度的转变证实了:这一物理空间
象征了带给人们安慰的庇护所甚至是家。
玛蒂和伊塔都是有过痛苦经历的人，而她们却在
这样一个死胡同里找到了慰藉。布鲁斯特街这一物
理空间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给予人安慰，是爱和友谊
赋予了这一空间如此丰富的人性涵义。布鲁斯特街
的居民们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家，但在这一愿
望实现之前，能找到一个暂时的替代物，的确是一种
慰藉。
二、沉痛:性别权力失衡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
伏尔延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的观点，即生产
的概念绝不是含糊、不明确的［2］68。列斐伏尔认为空
间生产包括了物理、精神和社会等各个维度，“社会空
间并不是所有其他事物中间的一个事物，也不是其他
产品中的一个，相反，它囊括了所有被生产出来的事
物，涵盖了使这些事物相互依存和共时存在的互动关
系，即(相对)秩序和(相对)无序”［2］73。他因此总结
出空间是一种社会实践，反映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
各种关系。内勒小说里的布鲁斯特街正是这样一种
空间，它反映了性别和种族与空间的关联性，亦彰显
了空间的社会性。
首先，在黑人的家庭生活中，性别权力严重失衡，
书中的女主人公之一希尔的悲剧突出了这一问题的
严重性。内勒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展开希尔的故事，一
开头就描写了丈夫尤金对自己意外死去的女儿赛琳
娜的冷漠态度，他甚至拒绝出席女儿的葬礼。这样的
开头预示了希尔悲苦的一生，实际上她本来可以再要
一个孩子，可考虑到尤金失业了，养不起另一个孩子，
所以她选择了堕胎。然而尤金把自己事业上的失败
归咎于希尔，而且向她乱发泄一通，“怎么样现在?鬼
知道没有钱我能怎么办?现在又怀上了另一个累赘?
啊?我他妈的已经受够了被拖累了，孩子和欠款，你
也就会这两样了。”［1］94饱受着丈夫带来的巨大心理压
力，希尔不得不放弃了腹中的孩子。在家庭生活中，
尤金也是没有耐心且不负责任的。他根本不想照看
自己的女儿，更坏的是，他甚至在希尔哄女儿睡觉时
给希尔不停地制造麻烦。这就是女性主义所批判的
性别不平等的典型表征。之后尤金想自己离开布鲁
斯特街去另一个城市，希尔和尤金在房间里争吵时，
赛琳娜在客厅里玩着一把刀叉，把它插进电插座的孔
里，最后不幸触电身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林·钱
德勒曾明确指出:“屋子是性别政治和阶级冲突上演
的地方。”［3］6尤金不负责任的逃离，间接导致了希尔
的悲剧，也暗示了布鲁斯特街的贫穷和落后，因此人
们对布鲁斯特街梦幻的想象彻底解构了。
涉及到家庭生活之外的性别失衡现象，悲伤的体
验不仅仅只是希尔一个人的。在玛蒂怀孕后，她的父
亲用扫帚打她，威胁她说出孩子父亲的名字，沉默的
空间增加了他的怒火。父亲和女儿的关系，也代表了
男性的主导地位，扫帚也因此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
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是性别、种族和阶级关
系上演的地方，毫无疑问这种空间是具有社会性的。
三、团结:社区权力构建
从慰藉到沉痛，由于空间的生产性和流动性，布
鲁斯特街的空间隐喻似乎随着主人公们的不同个性
体验而一直在变化。布鲁斯特街作为居住地本身就
显露了许多弱点，而它也承载着居民们的各种弱点和
不幸。因此布鲁斯特街是展现人性弱点和缺点的空
间，但同时内勒也把布鲁斯特街勾画成完善黑人社区
的起点空间。从慰藉、沉痛到团结，小说暗示的不仅
仅是布鲁斯特街的发展意义，同时也暗示了美国非裔
女性在经历个人的失败后努力建立社区权力的决心。
在涉及社区权力建构这一主题时，姐妹情谊是这
本小说的重要主旨之一，而吉丝瓦娜是构建姐妹情谊
的一个关键人物。吉丝瓦娜是一位进步女青年，致力
于改善黑人们的生活现状。作为那个时期热血的黑
人青年们的缩影，吉丝瓦娜的形象是具有历史性的。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踏上了新
的台阶，越来越多的黑人青年受过高等教育，强烈的
种族意识促使他们在先辈努力的基础上继续顽强奋
斗。吉丝瓦娜就是其中一个，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
“我所要做的是和我的人民站在街上，为实现平等和
建立更好的社区不懈奋斗。”［1］83首先，她对科拉·李
的帮助证实了姐妹情谊是一项有效的纽带。科拉养
育着 7 个孩子，这些孩子都十分顽皮好动，她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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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管理这些孩子，因此常常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十
分糟糕。一次吉丝瓦娜邀请科拉去观看自己男朋友
编导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观看过程中，科拉
的儿子问母亲莎士比亚是不是黑人?这使科拉忽然
意识到，她的孩子有一天也能成为伟大而杰出的人。
自那以后，她把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对生活充满了
希望。在这一层面，吉丝瓦娜帮助科拉成为一个更好
的母亲。不仅如此，为了改善布鲁斯特街居民们的生
活水平，吉丝瓦娜号召所有的居民签字，向白人房东
提出抗议，强烈要求他为房屋装上热炉，因为冬天布
鲁斯特街的寒冷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她甚至策划了
一个委员会，用于讨论如何保障他们在房屋问题上的
权利。然而，委员会的开展并不那么顺利，参会的居
民们喜欢争吵，用言语攻击对方，而吉丝瓦娜也缺乏
领导气质，管控不好会议的局面，因此，整个委员会都
是乱糟糟的。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社区权力的建构是从洛琳的
死才真正开始的。洛琳和特丽萨是同性恋人，她们搬
去了布鲁斯特街，躲避先前的社区里关于她们同性关
系的风言风语。故事的开头预示了她们在布鲁斯特
街的生活会十分艰难，“起初她们似乎挺喜欢这两个
女孩子”［1］129。“她们”指的是布鲁斯特街的邻居们。
苏菲是其中一位邻居，是她招起了整个小区对洛琳和
特丽萨的谣言，并且公开辱骂她们。苏菲在委员会上
侮辱洛琳，拒绝听洛琳在会上的言论，甚至偷窥两人
的私生活，试图找出证明两人同性恋关系的证据。谣
言在小区里传开了，因为一些居民的恐同心理，危险
也紧随而来。一次洛琳在回家的路上，一群古惑仔袭
击并强暴了洛琳。她向他们求饶，可他们却无动于
衷，在身体和精神上折磨着洛琳。第二天，曾经安慰
过洛琳的本发现她躺在血水里，他上前想要帮助洛
琳，可处于失魂状态的洛琳用一块砖头砸死了他。之
后洛琳也死了。一开始布鲁斯特街是躲避谣言的地
方，可如今却变成了死亡之地。失去了团结，毁了美
国黑人社区。小说的结尾描绘了玛蒂的梦境，梦里科
拉把染了洛琳和本的血的砖头一块块挖走，别的居民
们也上前去挖，布鲁斯特街的整堵墙都被拆掉了，而
这是整本小说里整个社区的唯一一次合作。洛琳的
死暗示了布鲁斯特街，隐喻了社区改善的可能性。那
堵墙的坍塌，也暗示了以女性为主体的团结社区里偏
见和歧视的解构、种族和性别权力的重构。
四、结语
物理空间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复杂性，赋予了其
丰富的隐含意义。空间由社会实践参与构成，同时也
反映了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关系。《布鲁斯特街的女人
们》这本小说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隐喻意义，其象征
意义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整本小说以“天明”为
始，以“黄昏”为终，然而“天明”和“黄昏”并不会终
止，而是在日复一日地循环。被整个社区推倒的墙，
意味着布鲁斯特街的“死亡”，是这个社区重生的希
望，因此，“当一条街死了时，没有人掉下一滴眼
泪。”［1］191政府也许会重建这个地方，起码它已经成功
地赢得了他们的注意，因此这也是对权术游戏的抗
争。内勒极具洞察力地通过现代社会里的空间意义
来展现黑人们的需求，为谋取黑人合法权益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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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还在同敌人殊死搏斗，第二天就举着鲜花面带
微笑迎接曾经的敌人占领本土———世界上恐怕也只
有日本人能够做到如此释怀吧!
综上所述，正是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日本人既
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惨绝人寰的屠
杀，也可以不计前嫌、从头再来。林芙美子等日本作
家在二战前后战争观发生剧变，也是出于同样的价值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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